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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着
陣
陣
鞭
炮
聲
，
新
年
的
腳
步
越
來
越
近
了
。
看
到
街
上
的

人
們
拎
着
大
包
小
包
的
往
家
趕
的
情
景
，
讓
我
想
到
了
去
年
的
年
三

十
晚
。那

天
晚
上
老
公
上
班
，
家
姑
在
客
廳
看
春
晚
，
兒
子
上
網
打
遊

戲
，
我
拿
起
手
機
發
微
信
。
正
在
播
放
的
電
視
裏
傳
來
了
一
首
歌
曲

：
好
久
沒
回
家
，
不
是
不
想
家
…
…

﹁唉
！
我
也
好
幾
年
沒
回
老
家
，
也
不
知
他
們
都
變
得
咋
樣
了

。
﹂
家
姑
在
客
廳
內
自
言
自
語
。

﹁你
不
能
電
話
拜
年
嗎
？
﹂
我
反
問
家
姑
。

﹁每
次
都
是
電
話
拜
年
，
只
能
聽
見
聲
音
，
又
見
不
到
人
，
有

什
麼
用
呢
？
好
幾
年
都
沒
見
上
家
裏
的
姊
妹
了
。
平
時
得
接
送
孩
子

上
學
，
過
年
放
假
吧
，
路
途
又
遠
，
坐
車
人
多
，
又
不
方
便
。
唉
！

不
知
道
啥
時
候
能
見
上
一
面
。
﹂
家
姑
顯
得
有
點
無
奈
。

﹁是
呀
，
怎
麼
才
能
讓
婆
婆
見
到
親
人
呢
？

﹂
我
也
犯
了
難
。
﹁媽
媽
，
為
什
麼
不
讓
奶
奶
用

視
頻
拜
年
呢
？
那
樣
就
可
以
看
到
親
人
了
！
﹂
兒

子
在
一
旁
提
議
。
﹁對
對
對
，
在
網
上
用
視
頻
拜

年
，
可
以
看
到
對
方
。
﹂
我
連
忙
告
訴
家
姑
。
﹁

是
真
的
嗎
？
﹂
家
姑
半
信
半
疑
。
﹁當
然
是
真
的

，
媽
媽
怎
麼
能
騙
你
呢
。
﹂
兒
子
昂
起
小
臉
認
真

地
給
祖
母
解
釋
。
﹁我
哪
會
用
視
頻
，
從
來
都
沒

沾
過
電
腦
。
﹂
家
姑
滿
臉
憂
慮
。
﹁你
不
要
急
，

我
來
教
你
，
一
會
就
好
。
﹂

我
忙
安
慰
家
姑
。

打
開
電
腦
，
上
Q
Q
，

看
到
姨
祖
母
的
女
兒
果
然
在

線
上
。
我
一
上
線
，
就
向
她

發
出
視
頻
邀
請
，
隨
後
我
把

免
提
裝
置
（
內
地
稱
﹁耳
麥

﹂
）
戴
在
家
姑
耳
朵
上
，
並

教
她
進
行
調
試
。
一
會
兒
，
電
腦
裏
出
現
了
姨
祖

母
。
家
姑
看
到
視
頻
裏
的
妹
妹
，
感
到
很
驚
奇
，

竟
激
動
的
不
知
說
什
麼
了
。
過
了
幾
分
鐘
，
才
有

些
放
鬆
。
先
是
互
相
祝
福
，
說
着
說
着
就
聊
起
了

家
常
。﹁家

裏
冷
不
冷
？
年
貨
辦
得
怎
麼
樣
？
今
年

莊
稼
收
成
好
不
好
？
村
裏
可
有
徵
遷
開
發
的
嗎
？

孩
子
可
有
人
介
紹
媳
婦
嗎
…
…
﹂
家
姑
不
停
地
發

問
。

﹁家
裏
一
切
都
好
，
孩
子
也
都
參
加
工
作
掙
錢
了
。
今
年
又
蓋

了
三
間
兩
層
樓
房
。
你
們
在
淮
北
怎
麼
樣
？
一
定
也
不
錯
吧
！
你
們

那
裏
的
菜
價
咋
樣
？
今
年
家
裏
的
牛
肉
羊
肉
都
漲
得
高
。
﹂
視
頻
畫

面
上
看
到
姨
祖
母
幸
福
地
一
邊
搭
話
一
邊
詢
問
。

﹁你
們
全
家
什
麼
時
候
回
老
家
看
看
，
現
在
家
裏
變
化
可
大
了

，
村
門
口
就
是
一
個
大
公
園
，
都
能
看
到
新
建
的
縣
政
府
大
樓
呢
！

﹂
姨
祖
父
也
湊
過
來
，
在
視
頻
上
自
豪
地
告
訴
我
們
家
鄉
的
變
化
。

慢
慢
的
絮
絮
叨
叨
，
行
雲
流
水
般
，
慢
慢
的
傾
瀉
，
不
知
不
覺

間
時
間
過
去
了
半
個
小
時
，
他
們
依
然
還
在
不
停
地
聊
着
。

家
姑
離
開
老
家
沛
縣
十
三
年
了
，
平
時
很
少
回
去
。
尤
其
是
到

了
過
年
，
從
她
的
眼
神
中
可
以
看
到
她
對
回
鄉
的
渴
望
，
對
親
人
的

想
念
。
在
這
樣
一
個
大
年
三
十
的
晚
上
，
讓
家
姑
能
夠
看
到
家
鄉
的

親
人
，
也
算
是
我
送
給
家
姑
的
一
個
新
年
禮
物
吧
！

春節將至，庭院裏又
掛起了紅燈籠。十八年前
剛搬入此社區，那時過春
節，物業員工只在住宅樓
每個單元門上，貼上紅色
的對聯。後來社區住宅樓

住戶搬齊，物業管理也步入正軌，再過春節，單
元門上就掛起了紅燈籠，過年氣氛明顯增加。近
幾年來，物業又別出心裁，在社區入門兩側的樹
上，掛起彩色的小燈，夜晚點亮，好似火樹銀花
落地，節日氣氛就更濃了。

由此我想起小時候過春節。那時我們家住在
朝陽門外一條胡同裏，我只有十一二歲。記得為
了過年，母親忙活了幾天。先是蒸饅頭，蒸了一
屜又一屜。後來又燉肉，平時省吃儉用，過年時
燉了一大鍋。做好後，把饅頭和燉肉放入院子冰
冷大缸裏，準備吃十幾天。舊曆除夕晚上，屋裏
地面鋪上事先準備好的乾芝麻秫秸，走在上面發
出 「卡吃、卡吃」的聲音，母親說這是「踩歲」，
意味着明年大吉大利。夜裏十二點，母親和我們
一起包完餃子之後，就帶領我們到院子裏，點燃
用紙做的一盞盞小燈，隔一多步遠放一盞在地上
，一直放到街門口。她說這是為明年好運祈福。

我還想起在韓國過年的情景。在亞洲，不少
國家都過舊曆年，而韓國過年與中國很相近。一
九九三年，我在韓國首爾第一次過年。韓國按慣
例，過年放假三天，是一年中假期最長的。韓國
過年與中國最相似的地方，就是人們不管多遠都
要回家團聚。父母在世的兄弟姐妹回父母家，父
母不在的 「長兄如父」回大哥家。因此過年時火
車、長途汽車擁擠不堪，高速公路上駕車回家的

車輛排起長龍。但也有與中國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回家第一件事
，是到祖輩墓地掃墓。平時首爾人聲鼎沸，道路擁堵，但過年時
大部分人回了家，市內清靜了不少，交通也暢行無阻，反倒給在
城裏過年的人帶來方便，我們在節日期間也暫時擺脫了堵車的煩
惱。

不過，小時候過年也好，異國他鄉過年也好，真正過年還是
現在氣氛更濃。這幾天天氣不錯，風和日麗，物業員工在住宅樓
每個單元掛起紅燈籠，貼上碩大的紅色 「福」字，又忙着在進門
兩側的樹上拉線掛起各色小彩燈，社區大門的門樓上也掛起幾個
大紅燈籠。社區內各家正在準備年貨，大包小包提回家。我們家
女兒、女婿多年沒有在家過年了，今年也趕了回來，準備和父母
一起過個快快樂樂的春節。

三十六年前的農曆年
大除夕夜，是上世紀八十
年代首個春節的前奏，神
州大地沉浸在辭舊迎新的
喜慶之中。那一晚我住在
距瀋陽南站不遠的瀋陽軍

區第二招待所，忙着給軍區《前進報》改稿，
招待所內沒幾個住店的軍人，非常冷清，是啊
，這一刻沒特別的事，誰還留在招待所呢。

但是我沒有回去，作為初寫報道的小兵，
下午剛把部隊訓練生活的稿件交給報社編輯審
閱，編輯要求，不要寫動態性的稿，要寫出解
決訓練中存在問題的稿件。那是第一次和編輯
打交道，急於幹出成績，希望稿件能用上，為
團裏的上稿數量添磚加瓦，也為自己出點風頭
，所以暫不回部隊，呆在客房裏苦苦琢磨。那
時寫稿可沒電腦，全憑手寫，我伏在案上，鋪
開稿紙絞盡腦汁改着，不知不覺，外面靜靜飄
起了雪花，落在窗上，真是個銀裝素裹的北國

啊，待戶外巷子裏霹霹啪啪響起鞭炮，把我從
思緒中拉回來，這才意識到，農曆羊年即將過
去，猴年來了，正好稿件改罷，度過了一個饒
有意義的除夕夜。

記不清怎樣把稿子送到報社，可惜這篇稿
子最終沒登出來，當時是有些沮喪，好在還有
點自知之明，初出茅廬，說明功夫還不到家，
稿件沒達到編輯的要求，一份四開四版的軍區
小報，每周三期，面向全區三十多個師和其他
軍事機關，競爭是夠激烈的，想上稿不容易。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記憶中，這是頭一回住
招待所，比部隊的宿舍舒服，也算是有收穫了
。以後，寫稿之手就像停不下來的紅舞鞋，初
稿寫出了，常和領導和戰友切磋，多少個節假
日就在案前度過，我雖愚笨，長進還是悄悄來
了，稿子陸續見報，有的還上了《解放軍報》
，這一年末，我立了三等功。

離開部隊，南下特區，置身於新環境，忙
於業務和家務，有十多年我不怎麼寫稿了，以

致手也生疏，但寫作的情緣還在，仍關注着報
紙副刊的版面。直到有一天，重又試筆，短暫
失敗後找回寫作的感覺。說不清有多少個春節
假期，伴着戶外的喧囂，鬧中取靜，是在燈下
稿紙旁度過的，儘管這與寫新聞稿不同，是另
一門類的筆耕，但萬變不離其宗，態度決定一
切。

迎春過節有多種方式，一種是物質性的，
盤點錢袋，置辦年貨，闔家團聚分享一年的勞
動成果。另一種是精神上的，理清思緒，將心
語敲入鍵盤，忙裏偷閒完成幾篇稿子，寫出心
靈的 「對聯」，兩者結合才完整充實。縱觀名
人大家，寫稿迎春的大有人在，魯迅在一九二
四年春節期間，寫出了揭露吃人禮教的短篇小
說《祝福》。馮驥才曾在春節關閉手機，免受
打擾，完成了不少長篇文章和畫作，這樣的軼
事不勝枚舉。這個春節，我打算利用黃金時間
讀本書，寫篇稿，用這種方式，給年節添些文
化味兒。

農曆新歲是丙申年。
地支 「申」所對應的生肖
是猴，因而丙申年俗稱猴
年，是年出生的人生肖都
屬猴。不妨就來話說猴這
一動物。

先說一下十二地支中 「申」排列第九，為何
對應的生肖動物是猴？相傳有三種說法：一是十
二地支在古代也用來指稱一晝夜的十二個時辰，
每個時辰是現今的兩個小時，半夜開始為子時（
十一時至深夜一時）；下午三時至五時為申時，
猴子喜歡在此時啼叫，於是猴就同申搭配了。二
是說猴子善於伸屈攀緣樹木，伸和 「申」諧音，
「申」就攀上猴。三是根據生肖動物足趾的奇偶

參差排列，羊四趾，猴五趾排在羊後，羊定為 「
未」， 「未」後的 「申」就定給了猴。

到動物園去觀賞，猴與猿是最能吸引人的，
因為牠們都是人類的 「近親」，同屬於靈長目。
猩猩、黑猩猩、大猩猩和長臂猿都是猿類，又稱
類人猿，牠們同人類有着某些相似的特徵，更加
相近似於人類；而猴類同人類親緣關係要遠些。
十二生肖中的猴，指的是猴子，粵語地區稱馬騮
，另有些地方的人稱其為猢猻。猴子一般都長有

尾巴，用四肢來爬行，腦量較小，不如猿類聰明
能幹。

猴子是一個種類繁多的大家族，可分十二個
科，有二百多種，分布於世界各地。以科來說，
「猴」只是其中一個主要的科，其他著名的科還

有懶猴、葉猴、狐猴、眼鏡猴、金絲猴等等。同
是一個猴科，又有獼猴、紅面猴、長尾猴等分別
。其他科的金絲猴、葉猴和人面猴，可以說是我
國最珍貴的猴了。金絲猴同熊貓一樣是舉世聞名
的珍貴動物，牠不同於其他猴類的是選擇在寒冷
的山區作為棲居地，我國四川、甘肅和陝西南部
是金絲猴的棲居地。人面猴的五官外形非常像人
類而得名，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在台灣就培育出一
頭珍稀的人面猴，頭毛漆黑，面部白晰……

那麼十二生肖中的猴指的是哪種猴？是紅面
猴。牠的體長六十厘米左右，尾巴較短，臉部發
紅（老時帶紫），頭頂長毛，由正中分向兩側，
身披黑褐色長毛。我國西南、東南沿海省區都有
牠們的足跡。《西遊記》中的孫悟空的形象，也
是擬人化了的紅面猴。猴年曆本、郵票上的猴正
是紅面猴。

世界上還有多種小猴子。原來稱狨猴是最小
的猴子，牠產在南美洲厄瓜多爾、秘魯北部和巴

西西部，身長只有十九至二十五厘米，生性活潑
、溫順，馴養後可作觀賞動物。產在菲律賓、印
尼的狐猴也很小，如同家鼠，不足五百克重。而
德國靈長目動物研究中心二十年前宣稱在非洲馬
達加斯加島發現一種更小的矮狐猴，只有一般老
鼠大小，重僅三十一克，定為世界最小猴子。

畢竟是人類 「近親」，除了猿以外，猴子算
得上是既聰明又能幹的動物了。許多人一定會在
街頭——現今更多在舞台上見過牠們的雜技表演
：騎自行車、翻筋斗、騰跳、疊椅倒立、走鋼絲
等等，都動作利落，靈活而熟練，令人不勝驚嘆
。馴服後的猴子，更是人類得力助手：牠們可以
幫果農撿果子，幫羊倌牧羊，當郵遞員，甚至充
當服務員、做鐵路扳道工等等，都幹得很出色。

在生肖紀年中，猴年是很受青睞的。因為 「
猴」 「侯」同音，唐宋以來傳統民俗便常以猴作
為吉祥、顯貴、驅邪納福的象徵。比如常有畫猴
子騎在馬背上，取其 「馬上封侯」寓意；小猴騎
在大猴背上，表示 「輩輩封侯」； 「九猴攀松」
中，松代表永久，意為長年長壽……《西遊記》
中的孫悟空，歷經磨難卻不屈不撓，被世人稱之
為 「美猴王」精神，實際也是對猴子的一種肯
定。

猴子中的獼猴，在醫學、心理學等科學研究
中價值很大。由於其一些生理現象跟人類相近，
因此凡是同人類有關的生理、藥理和物理實驗都
少不了牠，尤其是腦科學的研究更少不了牠。宇
航、深潛、核子試驗進行時，獼猴往往是人類的
「先驅」。

猴年，人們除了進一步了解人類這 「近親」
的相關知識及 「猴文化」外，更應關注牠們當今
的生存環境現狀，特別是如何進一步改善其生存
環境、保護和拯救好那些瀕危猴種。由於人的數
量和人的欲望正在急劇增長，致使各種動物正面
臨生態環境全面惡化的厄運。儘管猿猴比其他動
物聰明能幹，較能尋找自救門路和適應其生存的
新環境，但西非森林中的一種紅猴已經滅絕了。
在中國雖無發現有猴種滅絕的事，但如何改善猴
的生存環境，應成為猴年主題。

每
當
大
年
三
十
日
晚
（
或
年
二
十
九
晚
）
，
人
們
在
備
好
年
貨
、

打
掃
完
衛
生
後
，
最
後
一
件
事
就
是
貼
年
畫
、
貼
春
聯
、
貼
門
神
，
接

下
來
就
是
等
待
新
春
的
到
來
。
現
在
，
我
們
常
見
到
的
門
神
多
是
鍾
馗

、
秦
瓊
、
尉
遲
恭
，
最
古
老
的
門
神
鬱
壘
、
神
荼
雖
然
還
出
現
，
但
很

少
了
。
門
神
幾
乎
都
是
威
武
兇
猛
或
兇
神
惡
煞
，
說
不
好
聽
的
，
他
們

都
不
好
看
，
還
很
嚇
人
，
平
常
人
們
不
大
願
意
看
到
他
們
。
然
而
，
春

節
期
間
人
們
卻
特
別
需
要
他
們
，
因
為
人
們
特
別
祈
求
美
好
的
生
活
。

而
門
神
就
是
守
衛
門
戶
的
神
靈
，
人
們
將
門
神
貼
在
門
上
，
就
是
用
以

驅
邪
辟
鬼
表
達
漢
族
勞
動
人
民
迎
祥
納
福
的
美
好
願
望
的
。

我
國
自
先
秦
以
來
，
上
自
天
子
，
下
至
庶
人
，
都
崇
拜
門
神
。
《

山
海
經
》
記
載
了
這
種
信
仰
：
在
蒼
茫
大
海
之
中
有
一
座
度
朔
之
山
，

山
上
有
一
棵
大
桃
樹
，
枝
幹
蜿
蜒
盤
伸
三
千
里
，
桃
枝
的
東
北
有
一
個

萬
鬼
出
入
的
鬼
門
，
門
上
有
兩
個
神
人
，
一
個
叫
神
荼
，
一
個
叫
鬱
壘

，
他
們
把
守
鬼
門
，
專
門
監
視
那
些
害
人
的
鬼
，
一
旦
發
現
便
用
蘆
葦

做
的
繩
索
把
鬼
捆
起
來
，
扔
到
山
下
餵
老
虎
。
後
來

這
種
以
神
荼
、
鬱
壘
、
虎
葦
索
、
桃
木
為
辟
鬼
之
神

的
信
仰
，
就
被
我
國
勞
動
人
民
傳
承
下
來
了
。
現
在

懸
掛
桃
人
、
葦
索
的
習
俗
近
乎
沒
有
了
，
但
仍
然
以

神
荼
、
鬱
壘
為
門
神
。

現
在
常
見
的
門
神
是
鍾
馗
、
秦
瓊
、
尉
遲
恭
，

他
們
是
男
神
，
最
古
老
的
門
神
鬱
壘
、
神
荼
很
可
能

是
女
神
。
據
稱
，
最
早
的
門
神
，
是
用
桃
木
雕
刻
成

的
兩
個
﹁桃
人
﹂

—
神
荼
與
鬱
壘
的
化
身
。
說
是

﹁桃
人
﹂
，
其
實
更
像
神
而
非
人
。
傳
說
中
，
他
們

來
自
遠
古
時
期
的
母
系
社
會
，

是
女
神
而
非
男
神
。
在
原
始
母

系
社
會
，
花
朵
是
女
陰
、
女
性

的
象
徵
物
，
神
荼
、
鬱
壘
像
是

兩
種
鮮
花
，
也
就
是
說
，
最
早

的
門
神
是
女
神
而
不
是
男
神
，

這
是
有
道
理
的
。
當
母
系
社
會

過
渡
到
父
系
社
會
後
，
門
神
也

就
從
女
神
變
成
了
男
神
。
中
國
的
門
神
文
化
千
變
萬

化
、
豐
富
多
彩
。
鍾
馗
出
現
在
唐
代
，
秦
瓊
、
尉
遲

恭
出
現
在
元
代
。
舊
時
蘇
州
地
區
人
們
崇
拜
的
是
溫

岳
二
元
帥
（
溫
嶠
、
岳
飛
）
。
道
教
崇
奉
的
是
青
龍

白
虎
，
有
些
地
區
信
奉
的
則
是
趙
雲
、
趙
公
明
、
孫

臏
、
龐
涓
等
。
還
有
的
地
方
將
門
神
分
為
三
類
，
即

文
門
神
、
武
門
神
、
祈
福
門
神
（
福
、
祿
、
壽
三

星
）
。也

許
有
人
會
說
，
貼
門
神
是
為
了
驅
邪
辟
鬼
，

是
迷
信
。
其
實
，
貼
門
神
更
是
表
達
人
們
美
好
願
望

的
春
節
文
化
，
也
是
一
種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
儘
管

現
在
的
門
神
以
鍾
馗
、
秦
瓊
、
尉
遲
恭
為
主
，
但
是
在
抗
日
戰
爭
、
解

放
戰
爭
、
抗
美
援
朝
戰
爭
時
期
，
我
們
也
曾
以
戰
鬥
英
雄
、
民
族
英
雄

為
門
神
，
劉
胡
蘭
與
趙
一
曼
、
董
存
瑞
與
黃
繼
光
等
都
當
過
門
神
。
過

去
的
門
神
多
容
貌
不
好
看
，
現
在
有
所
不
同
，
也
不
乏
光
鮮
亮
麗
，
也

有
人
們
崇
拜
的
武
藝
出
眾
、
仗
義
疏
財
、
精
忠
報
國
的
英
雄
人
物
。
最

可
愛
的
是
京
北
密
雲
一
帶
供
奉
的
門
神
，
曾
經
竟
然
是
夫
妻
二
人

—

楊
宗
保
與
穆
桂
英
。
而
且
，
門
神
不
只
是
中
國
有
，
日
本
和
朝
鮮
也
有

，
如
朝
鮮
的
門
神
是
鵲
虎
圖
和
龍
虎
圖
。
如
今
的
門
神
也
越
來
越
演
變

成
門
畫
了
，
意
義
也
從
敬
神
、
拜
佛
、
求
福
祈
禱
平
安
，
轉
變
成
了
人

們
對
平
安
、
幸
福
的
嚮
往
與
追
求
。

視頻拜年 王健梅又
掛
起
紅
燈
籠

延

靜 猴年話猴 余仁杰

寫
稿
迎
春

霍
無
非

貼門神 冀北仁

一九八六年我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
斯艾利斯，與朋友一道拜訪了Melati貿易
公司的創辦人魯道夫．舒華茨。老先生
七十多歲，矮個子，人很健談。當時他
剛收到中國駐阿根廷大使館寄來的《人
民日報》一篇文章。他德語和西語都很

流利，也通英語法語，但不懂漢語，便請我口譯給他聽。原來文
章標題是《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主題是讚揚他二十多年
來努力發展中阿貿易的功勞。

魯道夫原居德國，是德籍猶太人。上世紀三十年代希特勒推
行反猶政策時，他及早謀求退路，和天主教徒的德裔妻子離德移
居阿根廷。安頓下來後，夥拍一些地方農業合作社，做上了猶太
人擅長的進出口貿易。據他說：當時亞洲國家中日本與南美貿易
最多。日本政府曾通過其在巴西和阿根廷的貿易商向他們詢問買
地的情況，準備物色土地，把大批日本農民遷移到此開發。但一
九三一年發生 「九一八事變」，日軍侵華，另有盤算，這計劃便
中斷了。

上文提過，阿根廷的政治過去長期由大資本家與軍人把持。
二戰後，提倡民粹主義的貝隆主義興起，但政權仍靠軍人支撐。
一九七四年親美的反動軍人集團奪得政權，全國有十年活在其恐
怖獨裁之下。一九八四年文人政府上台，實施議會政制。十二月
政黨聯盟 「我們一起改變」擊敗執政十二年的正義黨，勝出大選
，由馬克里出任總統，擺脫了貝隆派，也不隸屬社會民主極端主
義。阿根廷吃過美國金融霸權的大虧，對歐洲則一直維持密切的
經濟文化連繫，上世紀三十年代出口歐洲的穀物和肉類已以百萬
噸計。

中國與阿根廷開始貿易接觸是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結束後，
但經過三年內戰，新中國甫成立便被歐美制裁，貿易停滯。一九
五八至六一年中國經歷 「大躍進」及自然災害，農業失收，農業
改革失敗，加上中蘇交惡，工業改革也倉促下馬，經濟情況嚴峻
，百姓生活很苦。這時中央便有人提出向外國買糧。但當時的冷
戰政治使美加澳三個產糧大國不願向中國大量售糧，而且中國外
匯短缺，買也只能是小量，例如：一九六○年中國從加拿大只進
口了十八萬六千美元的糧食。為此，中國便想到非英語系的阿根
廷和巴西。但當時這兩國都和中國沒有外交關係，阿根廷又是反
共親歐的國家，並無商貿渠道可以問津。

據魯道夫回憶，他當時四十多歲，有人接觸他說中國有意向
外買糧。他對新中國並無惡感，便接受友人的牽線，決定接下這
筆生意。當時還沒有柏林圍牆，他拿着自己的德國出生證件勇闖
東柏林，與中國大使館接觸，很快便接到邀請去北京。這令他十
分驚喜，因為當年歐美諸國無一承認紅色中國，獲邀赴華的人是
少之又少的。他從東柏林經蘇聯到北京，抵達北京機場時，等着
他的是替他穿針引線的美國華僑冀博士。

這位冀博士出身於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專業，曾是宋子文的
手下，解放前已回國，是周恩來總理的親信。次日周便接見了魯
道夫並設宴款待。周告訴他做對華貿易是困難重重的，要有勇氣
打破西方的各種制裁，問他可有決心。他向周表示，穀物的出口
不應受政治制裁，故他可以理直氣壯答應此事。

回到阿根廷後，他與地方的穀物合作社接觸，幾經努力，終
於按中方的要求，收集到足夠的供應量開出購買訂單。中方也信
守承諾，向他開出大額美元的信用證。一九六○年第一批穀物上
船開離阿根廷的港口，他和合作夥伴們賺到了第一桶金。他還透
露，發貨期間突然接到中方的急電，將一部分穀物改道運往阿爾
巴尼亞支援該國的糧荒。當時由霍查總理領導的阿爾巴尼亞，是
支持中國反對蘇聯霸權的唯一兄弟國家。

魯道夫就是這樣成為向華出口穀物的第一人，並通過這次貿
易賺了大錢。阿根廷的大穀物商起初不敢或不屑和中國做生意，
但看見有利可圖，便不再顧忌政治，隨即主動向中國出售穀物，
三兩年間，便把魯道夫排擠出局。魯道夫並不埋怨，仍與中國保
持關係，中國也很感謝他的開創性貢獻，在向澳洲、加拿大、阿
根廷的大企業買糧的同時，也和魯道夫做另一些貿易，例如一直
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都通過他向阿根廷購買一種鞣革用的天然植
物材料quebracho，生意額以千萬美元計。其實，這種舊時代用
的鞣革材料已漸被化學品取代，中方請他幫忙採購，可算是一種
有人情味的 「照顧」。

魯道夫又回憶：加拿大知道了他打開與中國穀物貿易之門後
，急起直追，一九六○年才與中國做了十八萬六千美元的生意，
一九六二年已擴大到一億四千七百萬美元，今天算來是當時的十
五倍多。他風趣地說，為什麼加拿大馬上熱心起來？這是因為中
國是通過加拿大某銀行開信用證給他們這些阿根廷商人的。由此
，中阿貿易從無到有，半世紀以來發展可觀，到了二十一世紀頭
十年，阿國全國大豆出口四百五十萬多噸之中有三百六十萬噸賣
給中國，佔出口的百分之七十八，大豆油年出口量五百萬噸之中
有一百四十六萬噸賣給中國。這裏面，中國靈活務實的商貿策略
固然是關鍵，但個別人的積極性和手腕也起了作用。 （三）

阿根廷回首 海 也

二〇一六年二月五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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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封侯」 剪紙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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